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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多么广阔，

生活是海洋。

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

这是现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文艺评论

家何其芳先生的著名诗章《生活是多么广

阔》。何其芳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在家乡

红砂碛，就有他的快乐和发现的宝藏——

长江三峡石。

何其芳的文学成就举世皆知，但鲜有

人知他还是一位赏石家。在长江边长大的

何其芳，对三峡石情有独钟。红砂碛是万

州儿女的天堂，何其芳从小就在长江边的

碛坝玩耍，对五彩缤纷、形态各异、图案丰

富、诗情画意的三峡石爱不释手，拣了不少

奇石放在书案上赏玩，也常馈赠友人。三

峡石给寒窗苦读的少年何其芳增添了无穷

的乐趣。参加革命后，他也常对战友和文

朋诗友提到家乡的红砂碛，绘声绘色地形

容碛坝卵石的美丽。

红砂碛是长江万州河段一个堆满长江

卵石的碛坝。在长江南岸翠屏南山岭岑公

洞下面，沿长江有一湾碛坝，夏季长江涨水

会淹没碛坝，秋冬春三个季节则水落碛出，

彩石斑斓，积累成碛，形如秀眉，故称峨眉

碛，也称红砂碛。“峨眉碛月”是古万州著名

的八景之一。

相传古时城内男女老少每逢“人日”

（农历正月初七），乃成群结队过江嬉游于

碛上，击小鼓，唱竹枝，并用鸡鸭预卜当年

庄稼之丰歉。清李鼎元有诗：“仲春暖似夏

初时，万县桐花开满枝。夜半山岈残月吐，

一痕沙碛画娥眉。”此诗描绘了残月半吐，

映照红砂碛的美景，是“峨眉碛月”天然胜

景的真实写照。

诗人对故乡的美景美石眷念深深，带

着浓浓的乡愁。1931年，何其芳和万州老乡

杨吉甫曾在北京合办过一本期刊《红砂

碛》。知道何其芳的人都知道《红砂碛》，研

究何其芳的专家学者无一例外都要提到这

本刊物、提到何其芳家乡的红砂碛。发刊词

《释名》中，何其芳解释了《红砂碛》刊名的

由来：“要留住那刹时拣着了，刹时又失掉了

的欣悦的影子。”这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拣三

峡石的情景。有过拣奇石经历的人都体会

过，面对河滩漂亮多彩的奇石，认为这个漂

亮、那个精彩，不停地有惊喜，一路拣一路

丢，最后能带回家的只能是自认为最精美

的那几块。

何其芳对家乡的美景魂牵梦绕。进北

京后，由于繁重的工作和创作，他多次想回

故乡都没有成行，直到1976年，年过花甲

的何其芳终于得圆还乡梦。在看望母亲

后，他迫不及待地赶往长江边的红砂碛。

1976年 4月 26日，是一个阳光明媚、

微风吹拂的日子。何其芳带着小儿子何辛

卯，沐浴家乡的春光，与同学向云鹄等六

人，坐车到聚鱼沱罐头厂外坝。一下车，红

砂碛美景尽收眼底。阳光下，红砂碛五彩

缤纷的长江卵石闪着迷人的光泽，似在对

游子发出深情的呼唤。何其芳激动万分，

沿着通往碛坝的羊肠小路往河边走。同行

的人怕他摔了，要扶他，却被他推开了，他

迫不及待地往红砂碛走去。

其实，何其芳当时已病魔缠身，手脚都

不太灵便了。但一走进红砂碛，何其芳就

聊发少年狂，忘了自己的年龄，也忘了身上

的病痛，一下子坐在石堆上，忘情地抚摸

着，如见到久违的老朋友。

同行人受何其芳的感染，都忙着找寻

漂亮的石头。万州有句俗语：“大河坝挑石

宝儿个个都乖。”同行的朋友兴奋地拣着，

不时发出一声声惊呼：“哦，这个好看！”

“哇，那个好美！”

何其芳很有经验地对其他人说：“慢，

我先交代一点，根据经验，要想得到满意的

卵石，必须先选一个点深挖下去，挖到最后

所得，那就是最好的卵石。”

何其芳觅石总是十分专注，用手拨拉

着河沙，搬开品相不好的卵石，小心地放在

一边，找寻埋在河沙下富有诗情画意图案

的卵石。每发现一块不错的奇石，他总是

从不同角度端详、品评。小半天，就选了一

大堆他心仪的美石，这是他从小就热爱的

红砂碛给他的馈赠。何其芳开心地笑着，

很有成就感地说：“石头陷得越深，时间越

久，越没被人发现，是最好的藏珍。”

现在的精品三峡奇石，大部分是挖机

深挖出来的，知道这一点的人，不由对何其

芳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真是一位爱石觅石

的专家。何其芳亲手拣的美石中，有的图

案似人物，有的类花草，有的若树木，还有

的像动物。他擦着汗，开心地欣赏着寻到

的一堆美石，特地嘱咐小儿子，让他一定要

带回北京，给北京的居室增添雅趣。

从万州红砂碛带回北京的三峡石，被

安置于诗人的书案和床头，每天都要观赏

抚摸，每一方三峡石都寄托着诗人浓浓的

乡梓情怀。家乡红砂碛的三峡石，一直陪

伴着诗人最后的岁月。1977年7月24日，

何其芳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5

岁。觅石红砂碛，成为他留给平湖故里最

后的身影。

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笔者也爱石

如痴，又与诗人有着很近的血缘关系。笔者

自幼爱好文学，读过何其芳很多诗作；也从

小喜欢河边五彩缤纷的奇石，他拣石的经验

让我收获了很多美石。小时候我曾多次看

到爷爷站在村口的黄桷树下，望着长江对岸

的故乡说，老家祖地是块风水宝地，有个人

在北京当大官。当从何其芳的家谱中看到

爷爷、父亲、大伯和四伯的名字，得知从小

崇拜景仰、闻名世界的大诗人何其芳竟与

自己有很近的血缘关系时，真是非常荣幸。

笔者痴迷文学、笔耕不辍，却愧无大

成，但在奇石界小有名气，收藏了百余吨图

案精美的三峡石，还携手同好创办《中国赏

石家》杂志，了却了自己传承祖国优秀赏石

文化的一个心愿。

何其芳纪念馆在诗人故居凉风镇落成

之时，笔者曾捐赠十方觅自红砂碛的三峡

石，并献出四幅昔年诗人觅石的照片。笔

者一直在筹建“三峡石博物馆”，希望将红

砂碛、关刀碛等碛坝三峡石留给子孙后代，

并向中外游客展示。何其芳与三峡石的故

事将是博物馆“名人爱石”中的重要篇章。

诗人的墓园在大白岩上，面对着他喜

爱的红砂碛。三峡工程二期蓄水后，红砂

碛永沉水下，变成了美丽的平湖。在紫气

氤氲中，仿佛还能看到诗人江畔踏波，携三

峡美石且歌且吟的身影……

约旦首都安曼大大小小的街道两边，密密麻麻、摩肩接踵挤满两

三层的浅色民居，在十月的阳光下反射着柔和的象牙白色调。这座随

着山坡起伏的城市，好像被一张泛旧的有浓郁阿拉伯城市图案的巨大

飞毯覆盖着。一眼望去，无数门窗错落有致，整个城市犹如无边无际、

美丽壮观的蜂巢，整洁而有序。民居屋顶平台上，无不安放着硕大的圆

形水箱，差不多的大小和形状，让人想起一场雨后森林里一夜之间冒

出来的白蘑菇。水本来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与其他地方比，这里的

水资源更为稀缺。

车子经过一条上坡路，一棵棵枝头绽放着紫红花儿的小树，静静

地依偎在一栋栋民居门前。城市相关管理部门，或者这些民居的主人，

一定是用珍贵的水细心浇灌这些小树。有了这些小树，这座城市顿时

多了一些诗情画意。在那些不缺少绿树和鲜花的城市，不会有如此联

想。也不全是因为这些开满鲜花的小树，因为安曼本来就是洁净的、静

谧的。也许正是这些挂满鲜花的小树，在单调的街巷里多出的这些色

彩，让你想起古罗马时期等历史节点上，这座城市曾经的繁华。

这种反差，在约旦处处都可以感受得到。到了死海，这种反差更为强烈。

地理教科书告诉人们，阿拉伯半岛有个死海，水面海拔-430米，为

陆地上海拔最低处。当有一天真的站在它的跟前时，却有远胜梦幻的感觉。

安曼到死海有半天车程。出安曼不久，迎面扑来的山坡上是郁郁

葱葱的林地和果园，还有山谷里碧绿的水库，水中倒影层层叠叠，浓淡

相宜。若不是亲眼所见，不会相信这是阿拉伯半岛的风光。尽管出了绿

意盎然的山谷，更多的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在戈壁滩，车窗外的不远

处，贝都因人赶着土黄色的羊群，悠然自得，漂泊四方。据说看到他们，

需要好运气。果园林地还没来得及看清楚，转眼间便是无边无际的荒

芜苍凉，一个拐弯就让人恍若隔世。

当车子行驶在漫长的下坡路时，意味着就要进入约旦裂谷，离死

海不远了。阵阵热浪扑面而来，路边忽然出现一片田园风光，田垄纵

横，鸟语花香，不禁想屏息倾听那徐风过处的田园牧歌。这片苍翠欲

滴，自然让远道而来的客人起疑，何来如此充沛的淡水？不由得不知不

觉地睁大眼睛，去寻找水的踪迹，比如沟渠、水井。但茂密的农作物里，

水的神秘影子是无处可寻的。深深吸一口这世外桃源里的空气吧，温

润而甘甜。水在哪里？水是在大地深处，就像地球母亲慷慨的乳汁吗？

这幅田园风光，是死海为远道而来的客人铺开的绿色地毯。这好

像是刻意制造一种强烈对比，以衬托死海的了无生机。到达一个豪华

的旅游宾馆，穿过宾馆大厅，出后门，绕过一个很大的组合式游泳池，

走下一段长长的台阶，就来到了死海边。台阶两边，大片沙土泛着一层

薄薄的白盐花，如果不是如此炎热，一定会让人联想到刚刚下了一场

小雪。远处散落着孤零零几丛灌木，暗淡的灰绿色，懒得叙说荒凉和寂

寥。午后的骄阳炙烤着沙土，试着赤脚踩在上面，瞬间觉得沙子下面就

是燃烧的炭火。走不了几步，赶紧套上鞋子。燠热之中，空气好像很黏

稠，如凝固一般。越是需要风儿吹拂，越是感觉不到一丝丝的风儿。

水面上无风无浪，一潭死水，一望无边。没有船舶鸣笛航行，连小

小的帆影也毫无踪影。是今天赶巧了，还是平时就是如此？这无疑为死

海提供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佐证。对岸的高山，裹着淡蓝色的雾气，昏昏

欲睡。仔细一看，山峦是青色的，这大概很接近中国古诗里的远山黛

色。岸那边是以色列、巴勒斯坦，这片古老的土地有讲不完的故事，不

管讲的是遥远的从前，还是近在咫尺的昨天。死海这个巨大的内陆湖

泊，盐的含量是普通海水的8.6倍，当然不能用于灌溉，更不能饮用，这

在缺水的阿拉伯半岛尤为让人惋惜。最深达到近400米、南北长达80

多公里的死海中，据说连一条鱼虾都没有。这或许会使初来乍到的游

人产生这样的幻觉，以为到了另一个星球。不过，岸边有农业，有矿产，

还有旅游业。岸边高档旅游饭店里，那些穿着花花绿绿的外国游客，像

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一片浩瀚的水面，在干旱炎热的中东内陆，其生态

价值已经不可估量。尽管每年水位在缓慢下降，它仍然是阿拉伯半岛

上一颗巨大的蓝色宝石，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独一无二。

我们这一行中，有个地方旅游部门的官员。即使不知底细，也不会

猜错他的身份。只有他今天是一身休闲装，老大不小的还穿着短袖花

衬衣、米色短西装裤、长棉白袜、色彩斑斓的旅游鞋，时髦的墨镜扣在

与墨镜一样颜色的黝黑的脸上。他一见到死海，本来就快的语速更快

了，像机械表秒针的急促声响。鱼儿就这么遇到水，他恨不得马上扑腾

到死海里。大家劝他，天气如此之热，陌生之地，万一中暑什么的，难有

应对之策。死海好像有一种不祥的心理暗示。当然他是听不进去的，换

了泳裤就下了海。他大概是为此做足了功课，有备而来，或者本来就见

多识广，如此一般乃家常便饭。他在死海放平身体，仰卧在水面，边示

范边不慌不忙地讲解。他提高嗓门大声地说，不能翻身俯卧，否则凭一

己之力是翻不过身来的，后果可想而知。大家觉得，这有点儿危言耸听

了，恨不得让他俯卧看看，又怕真出个意外怎么办，也就不激他了。看

来他真是逮住了难得的机会，意犹未尽，还站在水浅处，几乎把黑乎乎

的泥巴抹遍全身，只剩下眼睛、嘴巴，还煞有介事地在胸膛两侧画了几

道像骷髅的肋骨，逗得大家笑得快倒不过气儿来。中国人的朗朗笑声，

打破了死海边的沉寂。

旅游部门官员毕竟是内行，他以不容置疑的专业口吻说，眼前的

死海和安曼城里的文物古迹、杰拉什古城这三个旅游点，足以打造一

条对于中国人极具吸引力的旅游线路。他敢打赌，只要开通一条直达

航线，只要可以畅快地使用银联卡，只要宾馆里添置电开水壶，不计其

数的中国人，特别是他所在的那个地方的中国人，就会源源不断地来

到死海，以各种各样的舒服或不舒服的姿势，躺在浮力满满的水面，手

里捧着手机自拍或他拍，开心地发微信。

这个旅游部门官员所说的，也许是对的。有吸引力就有旅游。什么

是吸引力呢？差异性审美是也。这里面有此地与彼地的差异，不同文化

内核的风土人情，不同历史的起承转合，不同地理环境的千姿百态，总

是充满吸引力。也有此地本身的各种差异，比如死海如此巨大的湖泊

与当地淡水资源缺乏的反差，如此缺水与人们为了生活情趣和诗情画

意舍得用水的对照，一望无垠的苍凉与肥沃谷地苍翠连天的落差。差

异性审美，正是旅游魅力所在，由此吸引着异地的人们千里迢迢而来，

只要被它表层魅力吸引着走进去，更多深层次的东西便会让你深陷其

中、流连忘返，获得更多的精神愉悦。

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历史、地理、文化、经济等等是一个完整的链

条。旅游业使它们如此紧密地环环相扣，在有限的时空里展示其深沉

厚重和绚丽多彩。哪怕仅仅关注其中的一个环节，其内涵之丰富也会

超乎想象。如果依然觉得它索然无味，那一定是因为你离它还不够近，

心与它贴得还不够紧。

盛夏的六月，汽车在秦岭深处商洛市域的高速公路上

行驶，仿佛是在深绿色的海洋里泛舟。若不是群山之中众

多高大的桥梁与不断穿行的隧道，在提醒这条高速公路的

艰险与复杂，谁也不会想到我们是在走商州。

商州者，商洛市也。从商州走出的著名作家贾平凹先

生在上世纪80年代曾有《商州初录》与《商州又录》刊行。

2022年6月下旬，我跟随中国作家协会“国之大者·生态秦

岭”采风团深入商洛市的洛南、丹凤、商州、山阳、柞水等五

区县采访时，感觉就是在寻访贾平凹笔下的文学世界。

商州西邻古都西安，东连中原盆地，北接八百里秦川，

南镶江汉平原，自古就是秦楚要冲。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惊

呼“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其实，因秦岭的阻隔，古代的商山

道也非常艰难。这条作为古长安通往河南、湖北以及东南

商於古道的重要道路，曾是许多外放官员心中的不归之

路。唐代大文豪韩愈就无限感慨道：“云横秦岭家何在？雪

拥蓝关马不前。”而在五代诗人王贞白的眼里则是：“商山名

利路，夜亦有人行。四皓卧云处，千秋叠藓生。”

像我这样在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资深文学爱好

者，对商州的所有认知几乎都来自贾平凹的文学叙述。贾

平凹的多篇散文曾写过去西安的行路之难。他80年代初

创作的《黑龙口》，以极其幽默的方式讲述商州北去西安唯

一一条公路中秦岭关卡“黑龙口”的种种趣闻，写活了商洛

人的行路之难。2000年，我第一次沿着贾平凹的文学路线

进入商州的时候，人们仍需要走312国道，大巴车4个多小

时才能到达商州城。那时，已经多次重修的国道沿线的村

庄名，仍与贾平凹散文中的记述相吻合。我想瞪大眼睛看看

那个让人忍俊不禁的“黑龙口”，结果还是因为打盹，把这个

文学小镇甩在身后。原来是路况好了，司机也把车开快了。

如今的商洛，不仅有了贯穿南北的铁路，还有宽阔平

坦、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从西安到商州城，也就是一个

多小时的时间，这在20年前、甚至10年前是做梦都不敢想

的事情。高速公路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也是耗资巨大的天

价工程，倘若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在秦岭深处修建高速公

路，就是天方夜谭。秦岭深处商州县县都有高速公路的布

局，正是祖国强盛的一个小小的注解。

有了平坦、宽敞的高速公路网，商州就是全国现代化路

网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道路通了，抓脱贫致富的产

业才有更好的空间与可能性，各种因地制宜的产业也就有

了便捷的外销渠道。我记得贾平凹1984年在《十月》发表

的中篇小说《鸡窝洼人家》，讲述一丝外来变革之风掠过异

常封闭的乡村时，两个破碎的家庭重新组合的故事。小说

中的禾禾是乡村能人，在外力的帮助下种植湖桑养蚕，走上

致富之路。当然，他也获得灰灰的妻子烟峰的真爱，重新组

合了家庭。这部中篇小说后来被拍成电影《野山》，引起了

很大的反响，获过第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演

员岳红也获得“最佳女主角”。贾平凹1987年出版的长篇

小说《浮躁》，也是书写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闭塞的商州后，

人们的不安、浮躁甚至反叛。那个在仙游川游走的乡村青

年金狗，已经不满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给自足生

活，勇敢地进入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星座。这部长篇小说

后来获过“美孚飞马文学奖”。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城市

化进程的提速，贾平凹笔下出现了从商州进入西京城的刘

高兴（《高兴》）宁愿在城里当一名“破烂王”，也不愿回到商

州已经荒芜的家园的故事。乡村要振兴，产业自然是关键；

有了好的产业，商州的百姓们才会在乡土安居乐业，而不需

要像带灯（《带灯》）一样的乡镇干部整天做动员工作。

在这次走商州的过程中，我看到商州各县在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的同时，采取“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策略，探索

更积极主动的产业富民之路。洛南县四皓街道柴峪村，通

过聚力打造全县烤烟产业高质量发展综合示范区的方式，

助推烟农逐年丰收。我走在绿油油的烤烟大田的时候，竟

想到这一垄垄的烤烟就是大地的诗行，是乡村振兴的诗句。

光伏电站这个高技术产业，也加入乡村振兴的序列中

来了。商州区龙山光伏电站，是充分依托大荆龙山大面积

荒坡和相对充足的光照条件，以“光伏+”为发展模式，以带

动脱贫为根本目标，着力打造的目前陕南地区投资规模最

大、覆盖贫困户最多的大型集中式地面光伏电站。这个电站

带动全区一万户贫困群众年均收入增加3000元左右，光伏

下农业产业带动1870户贫困群众年户均增收近3000元。

站在龙山光伏电站最高处的观景台上，目望四山里明晃晃

的光伏玻璃正聚精会神地聚拢阳光的能量。商洛山的禾禾

们、灰灰们、金狗们，有谁能想到如今这新时代的阳光，竟会

以这种环保、低碳的方式助力秦岭深处的乡村振兴行动呢？

商州各县从古到今就有木耳种植与采摘传统，但那是

小打小闹，形不成规模。柞水县老庵寺村，是距县城20多

公里的全县海拔最高、最偏远的深度贫困村。该村在县里

精准扶贫攻坚行动中，以“集体经济+农户”模式，发展50

万袋地栽木耳基地，在2019年实现脱贫摘帽。如今，这个

秦岭南坡的小山村，又以乡村旅游为纽带，深化“农业+”产

业发展模式，把产业发展与乡村旅游融为一体。漫步于老

庵寺村那古朴、宁静的街道，又有谁能想到这个当年像“鸡

窝洼人家”的小山村，旧貌换了新颜，竟如此美丽，如此具有

休闲性。贾平凹笔下的禾禾、灰灰、烟峰与麦绒那一代农民

已经老了，但他们的后代们在新时代又过起了“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的富裕与恬静的新生活。

商州的乡村振兴产业，也已经开始具有了“因势利导”

的能力。贾平凹的家乡丹凤县棣花镇依托贾平凹的文学影

响力，按照“特色产业+文化+旅游+扶贫”模式，打造商於

古道文化景区与文艺创作特色小镇，已经初见成效，每年接

待大量省内外游客。柞水县距高速公路不远的金米村，这个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4月考察过的木耳种植村，“小木耳”

已经做成了“大产业”，成为带动一方经济发展、提升农民收

入的优质高效产业。如今的金米村，通过实施农业农村现代

化和乡村旅游升级，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力推进

宜居、宜业、宜创、宜乐、宜游的富美乡村建设。而山阳县城

东南53公里的法官镇，则围绕原生态景区+特色现代小镇

“一体两翼”发展格局，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诗画田园。目前，这个“城镇景区化、产

业绿色化、田园景观化”的农旅小镇，已经成功跻身国家3A

级旅游景区，吸引陕西、湖北等周边地区人们来此旅游。

乡村振兴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打出组合拳。在国家脱

贫攻坚行动中，商州各区县还将交通不便、基础条件差的群

众易地搬迁，安置在条件好的地方，配套解决相应的幼儿

园、小学、社区医疗机构等教育、卫生设施，真正让广大群众

搬得出、留得住、能发展。丹凤县的凤冠新城易地搬迁点安

置小区，占地三百一十亩，总投资9.7亿元，安置易地搬迁户

2885户11933人，同步搬迁户1062户4248人。这个小区

水电路讯基础设施完善，拥有幼儿园、小学，以及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超市、红白理事馆等服务设施。

为了确保搬迁群众不返贫，县里通过加强技能培训、搭建用

工平台等方式，实现了至少每户有一人稳定就业。我之所

以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些枯燥的数字，是因为它们的背后有

鲜活生动的故事，有“带灯”们这些我国基层干部的辛勤汗

水。这个小区也被国家发改委评为“最美易地搬迁安置小

区”，在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中介绍过经验。事实上，集中

易地扶贫搬迁，绝不是简单的一搬了事，而是一场深刻的乡

村革命，这样的工程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实现，这

也将深刻影响未来中国乡村社会的重塑与建设。

如今的商州，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连接大西北与东南

部发达地区最便捷的大通道。商州城也列入国家关中平原

城市群规划，成功地融入西安1小时经济圈。有了方便快

捷的高速公路网，商州人也有了更为丰富、更为大胆的文化

想象力，决心利用秦岭的青山绿水发展以休闲康养为主的

旅游产业，着力打造“22℃商洛·中国康养之都”。为此，贾

平凹先生也积极支持家乡建设，喊出“秦岭最美是商洛”的

响亮口号。

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地处秦岭东段南坡的柞水县，距

西安城只有50多公里，被誉为“都市人的高山公园，老百姓

的避暑胜地”，长期因交通不便“养在深闺人未识”。自从贯

穿秦岭的秦岭终南山18公里特长隧道打通后，每年吸引西

安等周边地区大量游客观光游览、休闲度假。习近平总书

记2020年4月20日来陕考察的第一站，就是牛背梁国家

森林公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

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

象征。他要求人们“当好秦岭生态卫士”，守护好秦岭这个

中华民族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这是党和国家领导

人站在国家战略高度上为秦岭地区擘画的发展蓝图。有了

这个明确的战略定位，商州人的发展思路更加清晰，决心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守护好、利用好秦岭。

我经常感慨造物主的神奇，把陕西的陕北、关中、陕南

三大地理板块的长处与短处如此搭配：陕北是人们印象中

的黄土高原，地下却有丰富的石油与煤炭资源，一夜之间成

为中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关中地区占了平展展的八百里秦

川，一天到晚是吃不完的白面馒头，可是每年夏天都酷热难

耐；秦岭南麓的商洛、安康、汉中倒是不缺青山绿水，可是因

交通不便发展长期滞后。好在到了21世纪高速发展的今

天，这一切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汽车穿行在秦岭深处的绿色海洋里，我目望的是不断

变化着的新商州，脑际间褪去的是记忆深处的文学商州。

别了，我的金狗们，我的禾禾们，我的灰灰们！如今，你们的

子孙们已经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开始踏上乡村振兴的新

征程。我深信，有伟大祖脉秦岭的护佑，商州一定会拥有更

加美好的新模样！

走商州走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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